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A
20-

A
23

星
期
四

2015
.6
.4

人
文
齐
鲁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徐静
设计：壹纸工作室 牛长婧

刊前絮语

挂在床头的诗
□徐静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这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
下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想不到，这首诗曾长年
挂在夏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发起人之一刘君雅
先生的床头，因为，恰是吉鸿昌对国民党地方
组织乱抓青年学生巧施影响，才将刘君雅等
四人从虎穴救出。

《吉鸿昌将军救我出狱》是作者周冰根据
刘君雅老先生的回忆录整理出的文章，从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
代，因为联络暴动骨干，刘君雅、杜诲臣、李建
华和刘维如等四人被国民党夏津县党部逮捕
入狱，在狱中敌有刑讯逼供，我有巧妙应对，
敌有严刑拷打，我有外部支援……三个多月
的时间里，敌我双方角力般斗智斗勇，直到西
北军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的出现，打破了双方
拉锯战的僵局。尽管那时的吉鸿昌还不是共
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认同共产党的主
张，在他辗转周折之后，刘君雅等四人终于逃
出虎口，开始转入地下活动。遇到了贵人的刘
君雅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吉鸿昌将军却
因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政策，最终
被国民党秘密引渡，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并
下令“就地枪决”。“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
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面对特务，吉鸿昌
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
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写下了“恨
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
此头”的就义诗。那情那景，是多么悲壮多么
慷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无不唏嘘无不感动，
也就不奇怪曾被搭救的刘君雅会将此诗长年
贴挂在自己的床头了。

A21版上的《马庙村有座160吨的关帝
碑》是我们的老作者周东升所写，通过深入调
研，他发现该村隐藏着一通巨大的石碑———
关圣帝君庙碑。该碑体量巨大，通高7米，重约
160余吨；形制独特，碑身四面宽度均为1米，
面宽1米余，实为国内同类碑刻所罕见，且目
前无任何资料做过记载。经过查看已有些模
糊不清的碑文以及翻阅本村王氏宗谱、走访
村里老人，总算揭开了这通令人啧啧称奇的
石碑背后的几个谜团：庞大厚重的碑材是以
何种方式从几百里之外的沂山运达？百余吨
重的碑身是如何竖立并精准安放到碑座上？
石碑的顶部为何安放有四角亭形的碑帽？让
我们看看这来自民间的智慧吧……

因联络暴动被捕入狱三个月十二天———

吉鸿昌将军救我出狱
□周冰（根据刘君雅回忆录整理）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他由一名正直爱国的旧军人到接
受党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作为夏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发起人之
一，刘君雅（原名刘文彬）同吉鸿昌同志有过一次短暂接触，那是在1928年的麦收时节，吉鸿昌对国民党地
方组织乱抓青年学生巧施影响，从而搭救刘君雅等出狱。为此，刘君雅专门求人书写了他的诗句：“恨不抗
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无论辗转何处都悬挂在床头，时时怀念吉鸿昌将军。

联络暴动期间突然被逮捕

1928年的6月，按照上级要求，我
的组织关系刚从济南正谊中学转到
中共鲁北县委（职务为县委监委委
员）不久，依照县委安排，正筹备秋
收暴动。一天，鲁北县委派王旭朋来
传达指示：敌人对夏津的活动有所
察觉，注意谨慎活动，严防敌人迫
害，若不能坚持，即刻离开夏津。这
时正是联络暴动骨干、筹钱凑物的
关键时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作
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许多不可
替代的优势，我走了怎么办？我随即
向组织表示不离开夏津，继续准备
暴动。

6月9日晚上，我进了城，准备在
县城关帝庙小学开会。人还都未到，
敌人突然将我逮捕，在别处相继被
捕的同志还有杜诲臣（在家被捕）、
李建华和刘维如（在朱泉屯被捕）。
我问逮捕我们的士兵属哪部分，回
答是第四军的（后来知道逮捕令是
伪县大队执行，第四军的一个团派
人配合）。授意逮捕我们的是国民党
县党部常委陈仲兴、吕树人、吕美如
和魏连轩。

第一次审我们是在伪县衙门大
堂，旁听的人不少。伪县政府请出做
过司法审判长的刘涛清担任承审
员，问答姓名等后，就指认我们是共
产党，要我们承认。我们坚决否认，
并反问承审员：“凭什么逮捕我们？”
他说是有人告发我们。我们让他传
告发人来质证，因为我们知道，夏津
境内就那几个国民党人，大革命前
后我们原都认识，是不敢出面质证
的。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清宣布每人
打手板四十，并准备执行后按证据
不足放人。

结果县党部不干，把我们强行
继续施押（后来才知道，刘涛清与杜
诲臣有亲戚关系，打算打了手板就
放人）。我和杜诲臣一屋关押，典吏
想要钱，我们不吃这一套，他叫人按
倒我们用棍打，我俩浑身青一块、紫
一块，有几处出血，染红了内衣（出
狱后，我们写了份状子告了这狱典，
结果将他撤换了）。外面传进消息
说，国民党夏津县党部把我们告到
临清军事法庭了。我们被捕后，中共
鲁北县委派王旭朋到我家和县城我
父亲的住处好几趟，说组织很关心
我们，正在想办法。

第二次审我们是在伪县长的办
公室，主审的人自称是临清军事法庭
来的，问过姓名等后，这人也说我们
是共产党，我们还是坚决否认。这人
说持有证据，并拿出一张油印纸，是
一张(共青团)决议案，是杜诲臣不小
心丢失的。看到不是关于暴动的证
据，我心里就有了底气，说道：“我们
不知道这是啥、哪来的？”姓钟的县长

说是县党部送来的，当我再问这东西
与我们有啥联系时，姓钟的讲不出
话，但要求我们是共产党就应该承
认，否则查清楚后是要治罪的。这下
子我们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敌人并
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身份。我
以更加坚决的口气告诉对方：“我们
不怕查，等着就是。”我们又被押下去
了。亲戚李玉级来看我们说，他去过
县党部问为什么抓这四个人，县党部
推说不知道此事。

这时外面传进消息，敌人尽管无
凭无据，仍妄图置我们于死地，夏津
敌人联合临清、武城、恩县、高唐等地
国民党，把我们告到国民党省党部去
了，准备把我们押往临清再转省处理

（其实当时的济南已乱了套，省党部
根本无暇顾及各地的案子。因为5月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被日本人挤到了
泰安，之后日本人占领济南达一年之
久）。其间外面的同志们积极准备劫
狱、劫法场，张立中、刘月舟、王朋等
已把人员组织好了。

吉鸿昌伸张正义救出四人

这时外面又传进消息，夏津的
国民党撤走了，国民党姓钟的县长
也走了，来了个姓彭的新县长。西北

军吉鸿昌的十九师开进了临近的武
城县。这时李旭东（李建华的本家）
去找亲戚马风林（马是武城人，在西
北军任师职，是吉鸿昌旧部），见到
吉师长说：“夏津县政府无根据乱抓
了四名学生，请吉师长为他们伸张
正义。”吉鸿昌表示瞅机会去看看。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夏津监狱
迎来了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军人，
他腰杆笔挺，没戴军帽，身着灰布军
衣，打着绑腿，脚蹬一双黑布鞋。说
话声音粗犷豪放，举止潇洒，他就是
赫赫有名的吉鸿昌将军。陪同的彭
县长让狱官找来一把凳子，吉师长
坐下，问我们为啥被捕、关了多长时
间等。我们回答不清楚被捕原因，已
关了三个多月。他又问：“都是上中
学吗？”我们说是，他讲道：“你们青
年学生要好好学习。我们冯（玉祥）
司令和我都倾向进步。有一次，冯总
司令看到被捕的学生，不单没有处
理，反而发了钱放了。”他说着，看了
彭县长一眼，轻松地笑了。接着又
问：“哪一位是刘文彬先生？”我答：

“我便是。”他进一步问了我的家庭、
学历、年龄等，说道：“刘先生今后要
好好上学，不要莽撞。青年人易于莽
撞，这是干不了大事情的。”说着站
起来，走近我，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问
我：“你认识金谷兰吗？”我答不认识

（其实是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开过
会，他是高唐县的党支部书记）。吉
师长说：“金谷兰是高唐人，人家那
个暴动才真厉害，我看你们一身的
学生气，不像要暴动的。”他同我们
谈话约两小时，临走时对伪县政府
的人说：“我看是年轻人一时气盛，
差不多就算了。”下午吉鸿昌派一个
姓冯的人来说话，语气极客气，似有
释放我们的意思了。

次日早晨，转来吉师长一封短
信：“文彬（我名文彬，字君雅）兄，甚
慰。你入狱已久，无奈我是军人，不
过问政治，请谅解。小弟吉鸿昌立
正。”我看信时，狱吏向我抱拳道喜：

“刘先生，我看是官司打赢了，不久
可以出去了。”他见我不解又说：“根
据我多年的经验，你一定有救了。”

当天上午彭县长又装腔作势地
问了一番，就宣布：共党暴动的罪名
证据不足，有条件释放。条件是：“你
们都是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自然不
错。县里正要修中山图书馆，请各位
每人认捐一百五十元。”我们都说没
钱。他顿时变脸：“不交就不好释放
了。”这样，我家里将分家分得的土
地和家具都折卖了，交上了罚款。到
8月21日放出来，在狱中共呆了三个
月零十二天。

吉师长一走，夏津敌人又通缉
我，拘捕了我的父亲十几天，因为始
终没抓到我才求人放回。从此我转
入了地下活动，一直参与革命工作，
直到1964年离休。

□任小行

不久前，我到羊山参观王杰
纪念馆，有幸见到了王杰的“初中
毕业证书”。巧合的是，几天后，读
到了周明廉老先生的“少年王杰
事迹”手稿，得以了解毕业证背后
那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8年秋，16岁的王杰考入
金乡一中初中部。时值农业大
跃进，在校学生也要参加生产
劳动。王杰所在班级被派往高
河公社郭七楼生产大队深翻土
地。劳动中，王杰的手掌磨出了
血泡，他不顾疼痛用手帕缠住

继续干，还乐呵呵地说：“手上
磨出茧子就好了，以后再不会
磨泡了”。王杰是班里的生活委
员，负责采摘野菜和运粮。一
次，他带领同学到东关运米。回
校途中，袋子漏米撒了一地。王
杰把袋子扎好，让同学们先拉
回学校，独自一人留下来拣米。
等回到学校，已错过晚饭时间，
他只好饿着肚皮去上夜课。

王杰成绩优秀，本打算升入
高中继续学习。但是，毕业前夕的
羊山之行改变了其人生之路。在
羊山烈士陵园，当听完史玉伦、南
峰岚等烈士的事迹后，王杰深受

感动，毅然放弃了升学的准备，他
在日记中写道：“人一生以服从祖
国的需要为最快乐。”之后，王杰
到县兵役局征兵办公室报了名。

1961年7月15日，王杰从金乡
一中毕业，8月8日正式入伍。4年
后的7月14日，王杰在江苏邳县训
练民兵时，炸药包意外被点燃，危
急之际，他毅然一扑，用生命掩护
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
通过王杰中学时代的点滴片段，
不难发现当时青年吃苦耐劳、爱
国爱民的时代精神。由此也看
出，他的壮举并非一时冲动，而
是信念使然。

英雄王杰的毕业证

刘君雅

吉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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